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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3 日，庚子年正月二十，
接到采访牺牲在抗疫一线的孙训祥
事迹的任务后，我们前往太湖县徐
桥镇前进村。孙训祥牺牲前任该村
党总支副书记，牺牲后，中共太湖
县委追授他为“太湖县优秀党
员”，中共安庆市委追授他为“安
庆市优秀党员”，他同时入选“安
庆好人”。

难得的大晴天，蓝天白云，阳
光温暖，有着冬天最舒服的气韵，
又洋溢着春天蓬勃的气息，有一种
令人想“飞”起来的冲动。但空荡
荡的公路，沿途路口设置的防控卡
点，空寂的村庄田野，偶尔匆匆而
过的戴着口罩的行人，叫人心情沉
重得怎么也“飞”不起来。

前进村的防控卡点上党旗飘
扬。值守棚的四周都写上了“疫情
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抗击
疫情，人人有责”等大红的宣传标
语，棚内的条桌上挂着临时党支部
的牌子。几名戴着“防控值勤”红
袖章的志愿者在忙碌。

同行的欧阳冰云去了孙训祥家
采访。我独自来到村部的大院，在
办公室里见到了前进村党总支书记
王启中。这个跟着孙训祥共事十五
年的老书记，谈起孙训祥，表情忧
伤沉重，不停地说，祥哥是个好
人，一生没留过骂名，他走了，我
失去了一个好兄弟，好搭档。

阳光从窗外映射进来，照在桌
上孙训祥那张写着姓名、贴着照片
的工作牌上。说话间隙，王书记不
时看看工作牌。看得出，王书记和
孙训祥有着很深的感情。

2020 年 1 月 23 日，前进村接
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指令，孙
训祥主动承担了 5 个村民小组、
1800 多人的秒丰片区防控任务，
每天走村串户宣传防疫知识，排查
武汉及湖北等地返村人员情况。

2 月 1 日下午 5 点，孙训祥在
排查时突觉胸闷不适，晚上7点被
送到太湖县人民医院，确诊是因劳
累过度导致心衰。2 月 3 日早上 8
点因病情加重，孙训祥被送往安庆
市第一人民医院。2 月 4 日凌晨 3
点 27 分，因心脏衰竭，抢救无
效，连续十多天战斗在抗疫一线的
孙训祥，带着未遂的心愿和牵挂，
生命定格在56岁。

春天已经在路上，而孙训祥
却走了。那天深夜的天空飘起了
雪花，仿佛也在无声地哀悼。灯
影下寂静的街巷，有一种说不出
的苍凉。

孙训祥火化后，他的骨灰被
送回村庄。村内哀乐低旋，村民
们戴着口罩，自发站在村道两边
迎接。很多人跟着哭喊，祥哥，
一路走好！

在孙训祥的办公室里，我看到
了一摞厚厚的工作日记。

“面对群众的求助和困难，我
们一定要把事情做好，不然对不起
良心，对不起群众的信任。”

“1 月 28 日，疫情防控各片区
要加强排查，绝对不能漏一人；加
强宣传力度，全员在岗……”

“1 月 29 日，疫情形势严峻，
年轻人配合工作，老年人比较固
执，要逐个找他们谈心，消除他们
心里的障碍，提高他们的认识，做
好疫情防范工作……”

……
工作日记里全是孙训祥关心

的群众工作和防控疫情的点点滴
滴。王启中书记说，那两天去医
院看他，孙训祥问的全是疫情防
控的事。

祥哥，你太累了，有雪的今
夜，你已不需要再关心疫情。

王启中书记有事忙去了。空落
的村部大院里剩下我一个人。阳光
很好，要在往日，坐在外面晒太阳
的人一定很多。几棵大树从院墙边
拔地而起，枝丫茫然地伸向空中。
飘落的叶子，带着生命的寂静，
铺满了院角。苍凉遒劲的枝干挂
着许多半枯的叶子，似坠非坠。
在灾难面前读落叶絮语，如读人
的善良与罪恶。站在树下，仰望
或低首之间，突然就有了一种悲
凉的感觉。阳光是金黄、柔软
的。那些从天空洒落下来的阳光，
被风吹得在树叶间摇曳起来，让人
眼花缭乱，顿生愁绪。

中午，镇里刘委员给我们准备
了盒饭。我从村部出来，去孙训祥
家与欧阳冰云汇合。孙训祥每天去
村组开着的那辆黑色的小车还停靠
在家门口，车前后挡风玻璃上贴的

“疫情防控宣传车”的红色标志格
外醒目。

睹物思人，顿感生命的脆弱。
有人说，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的
长度，而在于它的宽度和厚度。孙
训祥正是用生命中的那些平凡的小
点，小音符，谱写了感天动地的生
命乐章，像村庄的炊烟，在乍暖还
寒的日子里，蜿蜒地升空，消逝，
化作云彩，在天际勾勒出一幅美轮
美奂的绝美图画。

进屋。我看见孙训祥的小女儿
孙小青正在接受欧阳冰云的采访。
孙小青边说边哭，欧阳冰云也趴在
桌上陪着流泪。

作家方方说，时代的一粒灰，
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小青

说，她根本不能接受爸爸不在了，
想到爸爸，就觉得心痛，就忍不住
想哭。她总觉得爸爸没有走，一直
活在心中那个最温暖的地方。

疫情期间让人泪目的事太多。
许多人的感情一下子变得特别的脆
弱，“泪点”特别低。无论是感动
的、悲伤的、愤恨的人和事，都能
让人不能自己，泪水滑落。

记得2月6日，为了创作我县
抗疫歌曲《同心同行》，我和王宏
亮去县医院采访拍摄。说实在的，
去之前，我们瞒着家人，做足了心
理准备。县医院感染管理科王飞主
任带我们走到传染科病区戴帽换鞋
时，我突然有一种想逃离的念头。
转念又安慰自己，那么多医生护士
天天在上班，她们都不怕感染，我
还怕什么。在传染科病区，我目睹
了医生护士们忙碌的身影。

有人说：“哪有什么白衣天
使，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
服，学着前辈的样子，治病救人、
和死神抢人罢……”我看见，在每
一间病房门口，都站着那些穿着防
护服，背后写着“加油”的小护
士。护士长跟我说，防护服一穿上
就是八个小时不能脱下，不能喝水
不能上厕所。昨天有个小护士，因
为没有带尿不湿，脱下防护服时裤
子全淋湿了，趴在她身上大哭，病
区的护士都跟着流泪。

是的。“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
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他
们和孙训祥一样，都是最普通最
平凡的人。但正是他们挺身而
出，坚守在疫情防控最前线，用
人性的最光辉照亮了布满疫情的
天空。

去镇里路上，我们再次路过
前进村的防控卡点。这次我停了
下来，跟在卡点负责测体温的村
医吴卫平和值勤的村文书黄留芳
聊了一会儿。他们都是和孙训祥
走得最近的人。但那天他们戴着
口罩，我只知道他们的名字却没
认识他们。我想，等春暖花开，
我们都摘下口罩时，我会再去拜
访他们，再在孙训祥的墓碑前献
上一束鲜花。

今夜，你不再关心疫情
李登求 文/图

􀳁采访札记

小时候，我们最爱唱的儿歌就
是：“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
来这里。”在我的故乡，燕子被乡
亲们视为勤劳鸟、恩爱鸟。他们认
为，燕子不进愁门，在哪家做窝，
一定会给这家带来吉祥。外祖母对
我说，千万不能伤害燕子，祸害燕
子会瞎眼睛的。盖新房子时，主人
会在堂屋的正梁上方钉上长长的铁
钉，在上面放一块小青瓦，以便来
年春天燕子进来筑巢，生儿育女。
那一年，燕子在我家筑巢，哺养了
好几只小燕子。一天，母燕子在喂
食时，一只未接到食的小燕不慎被
挤落下来，掉到墙边的柴垛上，幸
未受伤。我们正在吃饭，母亲担心
被猫发现，赶忙放下碗筷，驮来长
木梯，让我把毛茸茸的雏燕小心拾
起，送到窝里。

我家的房子后面有一座山，名
曰小麦包。山上树木葱郁，杂草丛
生，大的松树也有碗口粗。这里本
是陈姓的祖坟山，山上的坟茔一座
连着一座。堂哥说，有一条蟒蛇就
住在距我家房子最近的一座古墓
里。古墓本来就是一个隐蔽幽暗的
地方，况且又住进一条大蛇，更加
充满了神秘色彩。对他说的话，
我们都将信将疑。真正近距离见
到这条蛇，是在上世纪大集体年
代。正是春季，陈老屋生产队的
男女劳力都在我家出牛栏粪。天
气晴朗，太阳照在人的身上暖烘
烘的。不知是谁，突然大叫一
声，在山边的石头榻上发现有一
条蛇，好几尺长，扁担粗细，黑
质红花，圆鼓鼓的身躯盘成米筛
大的圆圈，昂起头来似乎在观望
什么，嘴里吐出红红的信子，家
猫在它的身边时不时用爪子挠
它，而蛇并不理会。人群中，有
小伙子抡起手中的锄头要打死
它。几位年长者连忙出面阻拦，
还说这条小龙怕要修炼成精，它今
天是要到凡间讨人的口风。于是，
队里有些文化且德高望重的章焕
表爷对着那蛇说，你快要修炼成仙
了，可不要伤害人啊！说来奇怪，
那条蟒蛇听了，在众人的注视下，
很快滑进了坝边的杂草丛中。

老家地处深山。早些时候,树木
繁茂，人烟稀少,常有豹、狼出没。一
日深夜,月色朦胧。农人志满,正待歇
息,隐约听见窗外瑟瑟有声。借着如
豆灯光,见有兽爪搭在窗棂。他心中
一惊,这兽莫非要破门觅食？看到房
门紧闭,也就镇静如常,嘴里嘟囔着：

“你这发瘟的,找死！”一边手持菜油灯,
凑近窗户,看个分明。原是只身躯高
大的豹子将前爪搭在窗上。说来也
怪,那兽见有人来,并不走开,荧荧目光,
与之对视,且气喘吁吁,作言语状。老
人纳闷：莫非这厮有求于我？靠近窗
户,仔细一看,豹的脚掌爬满蜇人的黄
蜂,估计是踩了蜂窝。连忙小心翼翼,
用针把黄蜂挑走。豹子没了疼痛,悠
悠然遁入夜幕。

黎明即起,见自家门口有百余
斤被咬死的肥猪。他猜想,定是昨
夜那豹驮来的。于是,逢人就说,豹
子虽野,也知报恩。

人与动物的那些事

黄骏骑

􀳁流年碎影

太湖县徐桥镇前进村的疫情防控卡点


